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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安

容闳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事业

容闳 （1828—1912）， 号纯甫， 中国近代

著名的教育家、 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不

仅是近代第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国人， 也为中

国 近 代 留 学 事 业 作 出 了 卓 越 贡 献 ， 被 誉 为

“中国留学生之父”。

出身贫寒， 自幼入教会学校读书

鸦 片 战 争 前， 尽 管 清 廷 实 施 禁 教 政 策，
但西方传教士一直在中国沿海地区悄悄从事

传教活动， 并成立一些教会学校以吸引穷苦

孩子入学， 以此作为增强教会感染力的必要

手段。 1835 年， 为纪念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

礼逊， 在华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堂，
由传教士郭士礼的夫人负责督导。

1828 年， 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一户贫

寒农家。 那个时代， 科举盛行， 有钱人家的

子弟无不以科考为志。 但容闳的父母无力让

他接受私塾书院的传统教育， 只好送他入免

费的教会学校。 容闳的父亲是深受近代商业

贸易大潮诱惑的人， 他让容闳学西学的目的

是 将 其 培 养 成 为 一 个 能 给 容 家 带 来 财 富 的

“通事” “买办” 或 “洋务委员”。 容闳曾回

忆他父亲当时的心态说： “是时中国为纯粹

旧世界， 仕进显达， 赖八股为敲门砖， 予兄

方在旧塾读书， 而父母独命余入西塾， 此则

百思不得其故。 意者通商而后， 所谓洋务渐

趋重要， 吾父母欲先着人鞭， 冀儿子能出人

头地， 得一翻译或洋务之优缺乎。 至于予后

来所成之事业， 似为时世所趋， 或非予父母

所及料也。”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容闳被父

母送进了教会学校。
学校对学童管束极为严格， 规定男女学

童不得在一起玩耍， 但对年龄最小的容闳则

给予特殊优待， 让他居女院， 不与男童杂处。
同 时， 规 定 的 教 学 量 很 大， 每 日 上 午 授 课，
下午集会， 晚饭后还有晚课， 至 9 点才休息。
每周又有中英文考试若干次。 几年的刻苦学

习使容闳的各科成绩突飞猛进。 然好景不长，
因经费问题和鸦片战争的爆发， 马礼逊学堂

被迫于 1839 年停办， 容闳因此失学。 祸不单

行， 他的父亲在 1840 年不幸病逝。 家中经济

支柱断折， 12 岁的容闳不得不和哥哥、 姐姐

贩卖糖果和捡稻穗以维持家庭生计。
在苦难的生活中， 容闳等来了马礼逊学

堂 的 开 业， 复 校 后 的 马 礼 逊 学 堂 迁 往 香 港，
由美国传教士塞缪尔·布朗主持。 布朗是美国

耶鲁大学 1832 年的毕业生， 取得神学博士学

位。 接手管理后， 布朗对教学课程进行了改

革， 设置了数学、 地理、 英文、 中文等。 由

于 容 闳 先 前 曾 在 郭 士 礼 夫 人 那 里 学 过 几 年，
有一定英文基础， 故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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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

布朗认为他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
便想方设法培养他， 甚至在容闳

的贫穷寡母欲让容闳辍学去工作

时， 马礼逊学堂作出维持其生活

达 7 年之久的决定。 几年教会学

校的学习使容闳的知识水平提高

很快。

赴美留学， 发奋苦读， 终有成就

1846 年的一个冬日， 布朗向

全体学生郑重宣布： 我因身体状

况欠佳， 准备休假回国调养， 此

行愿带三五名学生赴美留学。 我已与香港基

督教会的几名教友谈妥， 他们愿意为每人提

供 2 年的留学经费和父母的赡养费。 诸生有

愿意前往者， 请起立。
当时， 40 多名中国学生面面相觑， 默不

作声。 最后仅有 3 人悄然起立， 其中之一就

是容闳。 容闳等 3 人虽非大勇之辈， 却也不

乏冒险精神。 要知道， 当时的中国对海外世

界茫然而又感到恐惧， 在一般的传闻中， 海

外蛮夷遍地， 中国小孩去后， “红毛人” 会

将他们开膛剖肚， 挖眼掏心。 港澳居民虽有

人跨海出洋， 但那是为生计所迫， 不得不远

走异域他乡谋生。 至于出国留学， 尚属史无

前例， 是福是祸， 难以意料。 当容闳回家请

示母亲时， 容母泱泱不乐。 后经容闳再三请

求， 容母才忍痛首肯， 但已凄然泪下。
带着家人的牵挂， 容闳随布朗进入马萨

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就读。 美国那时尚无高中，
仅有为投考大学而设置的预备学校， 孟松学

校就属于这类学校。 不过， 容闳开始并未想

升 入 大 学 。 因 为 他 的 留 学 经 费 只 有 两 年 ，

1849 年期满即须回国。 两年时间很快到 了，
容闳想报考耶鲁大学， 继续深造。 但他一人

置身异域， 无所依靠， 只好仍向布朗先生求

助。 布朗找到孟松学校校董。 校董同意资助

容闳入大学， 但附带一个条件， 容闳毕业后

必须回国做传教士。 容闳从小就在教会学校

就读， 按说不会拒绝。 但容闳却毅然拒绝了。
他 说： “予 虽 贫， 自 由 所 固 有。 他 日 竟 学，

无论何业， 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

者 为 之———盖 人 类 应 尽 之 天 职 ，
决不能以食贫故， 遽变宗旨也。”

寥寥数语， 掷地有声。 容闳

决心为中国谋福利， 不移于贫贱，
不淫于富贵， 其对国家的拳拳挚

爱之心， 可旌可表。
人生际会， 命运往往非所逆

料。 当容闳拒绝孟松校董的资助

后， 真 是 茫 茫 人 海， 孤 立 无 援 。
从孟松学校毕业已近一年， 倘若

再无办法， 容闳只有束装归国了。
恰在此时， 布朗往美国南部探望

其姊， 顺道拜访乔治亚州萨伐那妇女会会员，
谈及容闳升学经费问题。 未料深得该妇女会

会员们的同情， 慨然允予资助。 经费有了着

落， 容闳径趋耶鲁大学投考。 虽然他在美国

只读过 15 个月的拉丁文、 12 个月的希腊文和

10 个月的数学， 但由于他学习刻苦用功， 考

试一举中的。
容闳的大学生活既丰富多彩， 又充满艰

辛。 他描述他大一年级的情况时说： “余之

入耶鲁大学， 虽尚无不及格之学科。 然在教

室受课， 辄觉预备工夫实为未尽， 以故备形

困难。 盖一方面须筹画经费， 使无缺乏之虞；
一方面又须致力所业， 以冀不落人后也。 尚

忆在第一年级时， 读书恒至夜半， 日间亦无

余晷为游戏运动。” 学习之外， 他还替 20 多

名住校的美国学生当 “炊事员”， 后来又为兄

弟会管理图书， 所得收入补充学费， 免除了

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这个苦读的中

国学生终于读出了好成绩。 在耶鲁， 他两次

夺得英文论文竞赛首奖， “校中师生异常器

重， 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 1854 年， 容闳

从耶鲁大学毕业， 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

学的中国留学生。

学成归国， 为中国留学事业积极奔走

容闳既以自己是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

中国人而自豪， 又以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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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苦恼。 他说： “予当修业

期内， 中国之腐败情形， 时触予怀， 迨末年

而尤甚。 每一念及， 辄为之怏怏不乐， 转愿

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 盖既受教育， 则予心

中之理想既高， 而道德之范围亦广， 遂觉此

身负荷极重， 若在毫无知识时代， 转之不觉

也。 更念中国国民， 身受无限痛苦， 无限压

制。 此痛苦与压制， 在彼未受教育之人， 亦

转毫无感觉， 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
这 是 一 种 “众 人 皆 醉 我 独 醒” 的 苦 恼。

放眼西方， 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时期； 回首

祖国， 满目疮痍腐败。 这使年轻的容闳深感

沮丧和失望。 容闳一度因此而消沉苦闷。 但

他经过反复思索， 终于从悲观中奋起， “予

意以为予之一身， 既受此文明教育， 则当使

后予之人， 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以西方之学

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

境。” 他立志要派遣更多的中国青年学子留学

美国。
路漫漫而修远。 容闳回国后， 处在一种

阴暗险恶的环境之中。 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

纯粹的旧中国， 众人皆旧他独新， 自然使他

难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 对容闳来说， 中国

反 倒 像 异 乡， 处 处 遭 逢 歧 视、 猜 疑 和 敌 对。
容闳留美归国后， 入世谋生颇为不易， 曾做

过律师， 当过翻译， 经过商， 数易其职， 还

不时遭受失业的厄运。 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

毕业生还远不如一名科举出身的小绅士。
即便如此， 容闳心中对派遣留学生的计

划也未曾忘怀。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之门。 他知

道， 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的， 必

须借助某些有权势而又关心公益的实力人物。
机遇终于来临。 1863 年， 容闳通过数学

家李善兰结识了两江总督曾国藩。 曾国藩当

时功业鼎盛， 声誉正隆。 容闳颇想通过这位

实力人物推行自己的教育方案。 不过， 他没有

操之过急， 主要通过襄助曾国藩筹备洋务， 且

成绩斐然， 以此博得了曾国藩的信任和赏识。

1870 年， 天津教案发生， 江苏巡抚丁日

昌 协 同 曾 国 藩 处 理 善 后， 电 召 容 闳 为 译 员。
容闳感到良机在握， 乘机进言其留学教育计

划。 曾国藩表示赞许， 并很快和李鸿章等人

联名上奏。 未久， 清廷批复同意， 容闳十年

的夙愿即将成为事实。

力促幼童赴美留学，
因顽固派阻扰计划半途中止

1871 年， 容闳等人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

作。 按 照 规 划， 决 定 挑 选 12 岁 左 右 的 幼 童

120 名， 分 4 年派赴美国， 每年 30 名。
以今日情形推之， 公费留学美国， 既是

首次， 人数又少， 竞争必定相当激烈。 其实

不 然。 第 一 批 30 人 在 上 海 招 考 时， 竟 未 招

足。 容闳只好南下香港， 在英政府所设的学

校 中 挑 选 数 人， 才 凑 足 定 额。 之 所 以 如 此，
主要原因与中国当时闭塞保守、 风气未开有

关。 那 时， 大 多 数 中 国 人 迷 信 的 是 考 科 举，
入仕途。 至于进洋校， 读洋书， 则被人嗤之

以鼻。 因此， 最后应选留学者大都出身微贱。
当时， 清政府要求这些洋幼童的父母出具亲

笔画押的 《甘结书》， 上写： “兹有子××情愿

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 学习技艺。 回来

之日， 听从差遣， 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 倘有

疾病生死， 各安天命。” 从中也反映当时中国

朝野视出国留学为畏途。 “生死各安天命”，
大户人家谁肯以十余岁的幼儿作此尝试？

尽 管 如 此， 在 容 闳 等 人 的 竭 力 筹 划 下，
留美教育计划最终得以付诸实施。 1872 年 8
月 11 日， 包括詹天佑在内的中国政府派出的

第 一 批 官 费 留 美 学 生 从 上 海 启 程 出 洋 。 在

1872 年至 1875 年间， 清政府先后遣送 120 名

幼童赴美留学， 近代官派留学由此开端。
对容闳来说， 留美教育计划花费了他十

余年的心血才得以实现， 无疑是步履蹒跚了；
然而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 容闳的教育计

划又仿佛是一朵过早开放的花， 它缺乏适宜

的土壤， 也缺乏适宜的气候。 当花蕾初绽时，
真正苦心培植的只有容闳一人。 在清朝官场

中， 唯一支持他的实力派是曾国藩。 但不幸

的 是， 曾 国 藩 在 1872 年 3 月 便 病 故 了。 此

时， 第一批幼童尚未正式出国。 在留学教育

问题上， 容闳在清朝官场中实际上是孤立的。

120 名幼童名义上是清政府 “官派”， 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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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 始 至 终 是 容 闳 独 当

一面。 容 闳 的 职 务 开 始

只是一名留学生副监督，
在容 闳 的 周 围， 几 乎 是

清一 色 的 守 旧 派， 连 留

学监 督 陈 兰 彬、 吴 嘉 善

也 都 是 典 型 的 顽 固 派 ，
其艰难困苦， 可想而知。
当时， 江 苏 巡 抚 丁 日 昌

算是个比较开明的官员，
他曾 推 心 置 腹 地 对 容 闳

说： “君 所 主 张， 与 中 国 旧 学 说 显 然 反 对。
时政府又甚守旧， 以个人身当其冲， 恐不足

以抵抗反动力， 或竟事败于垂成。” 容闳自己

也未尝没有看到这一点。

1874 年， 容闳在美国建造一所坚固壮丽

的房子， 作为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永久办公之

地。 容闳自称： “予之请于中国政府， 出资

造此坚固之屋以为办公地方， 初非为徒壮观

瞻， 盖欲使留学事务所在美国根深蒂固， 以

冀将来中国政府不易变计以取消此事， 此则

区区之过虑也。” 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容闳的

这一做法有些近乎天真。 顽固派的力量虽然

强大， 但开始时慑于曾国藩的声威， 尚不敢

公然反对。 但当曾氏余威消殆后， 顽固势力

便让容闳的计划阻力重重。 顽固派最关心的

是所谓学生的道德和 “中学工夫”。 他们害怕

在美国学校中读书、 与美国家庭融成一片的

学童们再也不愿回到儒学所规定的旧有道路

上去。 于是， 他们在留学肄业局的大堂里挂

起孔子的画像让学生随时参拜， 责令学生自

觉读写中国典籍， 并定期到中国留学生肄业

局学习汉语和中国礼仪。
但让受基督教影响的留美幼童对美国政

治及社会发展无动于衷则是不可能的事。 随

着时间推移， 中国留美学生的行为观念摆脱

了顽固派设计好的 “中体西用” 模式， 而向

与美国学生一样的 “西体西用” 的方向日益

偏离。 在美国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下， 幼童

们不再对四书五经、 国朝律例、 圣谕广训一

类传统典籍或规范感兴趣， 对定期的 “望阙

行礼” “参拜先圣” “叩头见官” 一类的封

建礼仪也掉以轻 心， 甚

至公然剪掉辫子。 另 一

方面， 他们对游 泳、 滑

冰、 打球、 钓鱼、 骑 自

行车、 下棋、 旅 行， 甚

至参加教堂活动 很 感 兴

趣。 对留学生的 这 些 变

化， 思想开放的 容 闳 觉

得并没有什么不 妥， 但

以陈兰彬为代表 的 顽 固

派 却 认 为 是 大 逆 不 道 ，
无法容忍， 对容闳和留美幼童展开攻击， 说

留 美 幼 童 “适 异 忘 本” “离 经 叛 道”， 又 声

称： “外洋风俗流弊多端， 各学生腹少儒书，
德性未坚， 尚未究彼技， 先已沾其恶习。 即

使 竭 力 整 饬 ， 亦 觉 防 范 难 周 ， 极 应 将 局 裁

撤。” 顽 固 派 的 这 一 恶 箭 使 容 闳 无 招 架 的 余

地。 1881 年 6 月， 清政府作出了撤回留美幼

童的决定。 丁日昌最初所预言的 “事败于垂

成” 竟不幸而言中！
清 政 府 原 定 幼 童 留 美 期 限 为 15 年。 当

1881 年留美幼童分三期被全部撤回时， 在美

时间最长的第一批幼童也只留学 9 年， 最短

的第四批幼童仅留学 6 年。 幼童赴美时， 是

从 小 学 读 起。 当 他 们 撤 回 时， 只 有 詹 天 佑、
欧阳赓两人已大学毕业， 其余 60 多人尚在大

专院校就读， 另一些人还仅是中小学学生。
留学归来， 在今天犹如衣锦还乡， 然而

当时中途撤回的留美学生却其状凄然。 当他

们踏上祖国的土地时， 没有熟悉的亲友的迎

候， 没有微笑和热情的拥抱， 只有几辆独轮

车将他们运载到中国海关道台衙门。 沿途围

观的是惊异和嘲笑的人群。 到海关道台衙门

后， 为了防止他们脱逃， 一队水兵把他们押

送到一所形同监狱的 “求知书院” 禁闭起来。
时值中秋佳节， 他们期待着与自己阔别多年

的 父 母 亲 友 团 聚， 可 是 那 种 温 情 被 剥 夺 了。
清朝统治者的愚昧无知， 使他们根本不懂得

他们所糟踏的是一批学有专长的新型知识人

才。 在他们的眼里， 这批留美学生是一批异

化了的 “洋鬼子”， 甚至是危险分子。 早期留

美学生归国后受到的这种冷遇和困境， 显示

19 世纪 70 年代， 清政府派遣幼童
赴美留学。 图为出国前的留美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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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晚清帝国在受到西方文明挑战时反应不良

的症状。
容闳所倡导、 经办的中国第一波留学运

动虽然因封建守旧势力的破坏而夭折， 但留

学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

响。 1881 年， 120 名赴美留学幼童中除病故、
滞留美国者， 其余 94 名全部乘船归国。 尽管

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获得大学毕业证书， 但

绝 大 多 数 都 在 美 国 东 部 各 大 专 院 校 就 读 过，
受过专门的技术训练。 归国后， 晚清政府将

留美学生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 从事工矿、
铁路、 电报业者有 30 人， 其中矿师 9 人， 工

程师 6 人， 铁路局长 3 人； 从事教育事业者 5
人， 其中大学校长 2 人； 从事外交、 行政者

24 人， 其中领事、 代办以上外交官 12 人， 外

交次长、 公使 2 人， 外交总长 1 人， 内阁总

理 1 人； 从 事 商 业 者 7 人 ； 从 事 海 军 者 20
人， 其中海军将领 14 人。

由于留美幼童受过西方近代教育， 普遍

具有近代眼光， 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善于学

习和利用新技术， 所以， 他们大多成为各个

领域的骨干力量， 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作

出重大贡献。 特别是在军事领域。 留美幼童

中超过半数被分配到海军部门， 这些部门包

括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大沽口炮台鱼雷艇队、
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等， 他们把留美期间学来

的技术运用到中国近代海军的改造和发展上，
提升了海军的装备技术水平， 并利用各种机

会， 翻 译 了 西 方 海 军 训 练 条 令 及 海 战 理 论。
到甲午战争时， 他们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海

军将领和工程师， 在这场中日国运相搏的战

争中， 英雄顽强， 奋勇杀敌， 不少人为国捐

躯， 成为民族英雄。
留美幼童对近代中国的地质和矿产事业

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鸦片战争后， 西

方殖民者利用强加在清政府头上的不平等条

约， 攫取了对中国的矿业开采权。 但随着追

求 “强兵” “富国” 的洋务运动发展， 创办

了一批民用工业， 这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能源。
而这对学习矿业的留美幼童来说， 无疑是个

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如邝荣光在美国拉法叶

学院学习矿业， 不仅对詹天佑感到困难的开

凿山洞问题给予了很多的帮助， 而且实地考

察勘探我国华北地区的岩石及其构造， 揭示

了直隶省的地质状况， 为我国开发矿产资源

提供了一手的地质勘探资料。
留美幼童为中国的铁路事业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西方入侵者把铁路作为侵略中国

利权的指向标， 铁路伸展到哪里， 其侵略势

力就会伸展到哪里。 为了捍卫国家利益， 不

少近代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出让铁路权益， 詹

天佑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他利用过硬的铁

路建设技术让当权者放心地将指挥铁路修建

权交给了他， 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 涉及

到的复杂和尖端技术让西方同行都不得不由

衷赞叹。 此外， 在电报业和政界， 也涌现出

了不少时代精英人才。 如周万鹏主持编写了

《万国电报通例》， 标志着近代中国电报技术

逐步走向了标准化。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 容闳开办的留学教

育开创了中国培养人才的新途径。 由于这一

途径直接与西方文化接轨， 绕开了洋务派学

堂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保守模式， 西

方资产阶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社会学

说犹如乘上了特别快车， 更迅速地洞贯中国。
此后， 封建保守势力再也无法将西学阻止于

国门之外了， 从西方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

新型知识分子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活的载体。
新的知识与观念通过他们渗入中国朝野。 而

这种新知识与新观念对中国的 “穿透” 又为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大规模的来临做了

思想上的启蒙。 而在与晚清政府长期的打交

道中， 容闳也逐渐认清了晚清政府腐败无能

的本质。 带着深深的失望， 他后来参与了维

新变法和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前， 他积

极为革命党募集资金， 购买弹药， 并在美国

上层积极奔走， 以获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

情和支持。
由于容闳的影响力和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 曾亲笔

写信给容闳， 邀请他归国担任要职， 并随信

寄去一张照片。 但不幸的是， 此时容闳已罹

患重病， 不久病逝于美国康州寓所， 终年 84
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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